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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脑或捧出智能手机，在搜索引擎中键入
王启明这个名字，你从浩瀚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中
能够打捞到怎样的信息？

也许，你有所耳闻的是“新时代铁人王启民”或
“开国少将王启明”；更有可能，他是那个曾风靡一
时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男主角。

然而，今天身处信息社会的人们很少知道，我
们之所以在点击鼠标或轻触屏幕间，就能如此便
捷地获取信息，这与另一位并不为人所熟识的王
启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他，就是我国信息光电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启明。

已有的文字片段中，对这位王启明有诸多不尽
相同的介绍：物理学家、半导体学家、半导体光电
器件学家、光电子学家等等。这些身份，涵盖了他
毕生所从事的科研事业。

面对赞誉，王启明却说自己谈不上是“学家”，只
称得上是光电子学界一名老科技工作者。他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名进行接力赛跑的运动员，竭尽全力跑完一
程，到站便将接力棒稳稳地交给后继者。

解甲归田再创业

1994 年，已做了 10 年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的
王启明任期将满，领导有意让他留任再干一届。年
近花甲的王启明考虑到领导班子急需年轻化，于
是婉言谢绝，决心“不带衣锦，解甲归田”。
王启明所谓“归田”，也并非打算就此退休，而

是要回到科研一线继续默默耕耘。在任所长期间，
半导体所相继建立起集成光电子学联合国家重点
实验室、“863”计划光电子工艺中心、光电子器件
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常理，王启明可任选其一，走
进去深耕细作，然而他却毅然决定要另辟天地。
“这些研究实体都已配备齐全，接力棒也已经

交给了别人，我不能回过头重拾接力棒，再跑一
程。”就这样，王启明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创业”，原
则是不能与已有工作交叉重复。
自称“没有喝过洋墨水”的王启明，选择了当

时在国际学界尚不为人认同的研究方向———硅基
光电子学，意欲实现以硅为基底的激光器。
“国外当时也没有硅基光电子的说法。很多老

同志也感到奇怪，说王启明不是搞光电子的吗，怎
么搞起硅来了？”更有人直言不讳，说他这一选择
真是难以理解。
然而在王启明看来，这却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

的必由之路，他的选择正是为了直面现实需求的
挑战。当时，伴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
微电子芯片得以迅速发展，然而业内人士早已意
识到，依靠电子载体传送的逻辑开关门信号最终
将受到延迟瓶颈效应的制约，信息传输速度也由
此难以突破“纳秒门槛”。
为应对挑战，科学家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

光互联的设想，提出将光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考
虑到需要与电子集成电路相融合，因此硅是无法
替代的基础材料，用硅来实现光频振荡器也自然
而然成为首选。
然而从物理属性的角度而言，硅属于间接带

隙，其发光效率很低。尽管硅基光电子实际上已在
光电池、光电探测器等器件中广泛应用，但是硅的
激光器和电光调制器的实现始终被视为“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摆在王启明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前沿难

题。他的自信和坚定源于此前看到的一篇关于多
孔硅高效发光的论文。
“这篇论文给了我一个启示，硅并非不能发

光，关键看你如何摆弄。”科学家的本性中，多多少
少都有一股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拗劲儿，王
启明也不例外。
因为这一极具挑战的选择，王启明迎来了科研

生涯中最为困难的一段旅程。从所长位置退下来
之后，他不从所里带走一分钱，开辟的这一全新领
域，一开始就面对着没有设备、没有经费的艰难处
境，跟他一起研究的同道中人也只有两三位志愿
者。
作为创业者，王启明自知不可单打独斗，缺乏

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更需要依靠合作。他安排研
究生驻扎在中科院物理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利用各方资源一点点推进工作。通过跟随他工作
的一位博士后申请到中科院院长基金，算作是他
创业初期得到的“第一次投入”。
毕竟是世界级的难题，王启明的硅基光电子创

业之路已走过二十载春秋，至今他仍在为此不懈
奋斗。让他欣慰的是，这一研究方向已成为国际公
认的光电子发展主流，国内外也有了关于硅基光
电子学的专门学术会议，各种研究工作正在全面
铺开。

2010 年，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
一号”成为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其
中，功能模块间的光互联功不可没。
尽管在硅的材料基底上做成激光器的目标至

今尚未实现，但王启明相信，人类的高度信息化社
会正在从电子时代向光子时代过渡并融合，这一
过程中“我们已走了一半的路程”。
“如果光频振荡源的问题解决了，硅的相关研

究也就会从微电子学进入微光电子学。”作为硅基
光电子学的始创者，王启明对未来寄予热望。

“受命接棒”

如果说王启明的“第三次创业”是一场自选赛
道的接力赛，那么他所经历的“前两次创业”，则是
在既定跑道上“受命接棒”。
上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贝尔实验室成功实现

了双异质结半导体激光器的室温连续波运行。这
一突破，对未来光通信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为
紧跟国外高技术发展步伐，中科院向半导体所下
达了重点任务，要求开展同类半导体激光器研制
工作。

当时正从事硅探测器研究的王启明被抽调出
来，负责主持一个 20余人组成的课题组，开始了他
的“第一次创业”。

为符合光通信现实应用所需，半导体激光器必
须做到室温条件下的长寿命运行，这在当时仍属
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
王启明率团队开始艰难起跑，经过十多年的探

索攻坚，先后实现短波长与长波长激光器寿命突
破十万小时，完成了他科研历程中自己最为满意
也最为深入的工作。在研究测试双异质结激光器
瞬态特性的过程中，他观察到反常自脉动、混沌效
应、波长锁定等一系列现象，在此基础上创新开拓
了双稳态激光器，为国家开辟出了一条解决通信
光源问题的道路。

1985年，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已近 30个年
头的王启明出任所长一职，按照他的理念，这是协
调统筹各方工作的组织者角色，应该摆脱科研一
线那些细致入微的具体研究，交出接力棒，将目光
聚焦于更为宏观的层面。

1986 年，国家“863”计划制定实施，成立了信
息领域高科技专家委员会。王启明被推荐为该委
员会委员，同时负责组建光电子学主题专家组。
“我此前的工作，围绕着光通信中的光源和接

收器而开展，这些仅可算作是光电子领域的孤立
研究。”参与“863”计划工作，被王启明看做是自己
的“第二次创业”，他希望能把整个光电子领域真
正带动起来。

由此，王启明提出了以光通信为主攻方向，同
时以光互联和光计算为辅的光电子学研究路径。
对于光电子领域的发展而言，工艺手段的建设

完善至关重要。另一边，相关领域的国际发展日新
月异，光电子器件也已从宏观尺寸走向微观尺寸，
出现了量子阱器件等新进展。王启明提出，希望集
中起专家组的一半经费，建立全国性的量子尺寸
工艺中心。
然而，要在专家组层面达成共识却也并非易

事。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投入巨额资金建立
工艺中心的想法并不成熟。
通过多次反复研讨，专题组最终还是同意以中

科院半导体所为基地建立光电子工艺中心。此后，
国家提出要求，将“863”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化，半
导体所随之建立起光电子器件工程研究中心。
这两个中心的建立，为此后我国集成光电子事

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系列化的半导体量子阱激
光器先后在半导体所研制实现，并推动相关器件
在全国范围的广泛研究。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浪

潮席卷全国科研院所，旨在调动起一大批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带着成熟的技术和成果“下海”，以公
司的形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此背景下，王启明主持半导体所进行事业单

位运行制与企业单位运行制并存的“一所两制”模
式改革，希望能够形成一个面向市场的开发公司，
逐渐脱离母体，继而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
科技产业实体。

2012 年，王启明接受心脏支架手术，他在病床
上写下总结十年所长生涯的小册子《回顾中的感
悟》，并交给半导体所内部印发。他在总结“一所两
制”改革模式时写道：“事实证明，那种脚踏两只
船，双向得益的指导思想，最终只会招致落水淹没
的悲剧。”
风雨创业路，有得亦有失。得失之间，王启明内

心感到最为遗憾的，是在这一轮的接力赛中，没能
看到一个如联想集团这般极具影响力的公司从半
导体所脱颖而出。

苦中寻乐的本能

采访中，王启明说他小时候的理想其实是当一
名记者。因为从小爱好文学，他初中时的作文还曾
被老师推荐刊登在当地晚报上，当记者就是想要
发挥写作特长。

到了高中，王启明得知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更为
需要理工人才建设祖国，这才改变了志向“弃文从
理”。选择理科而不是工科，则因为感觉自己不善
动手，更习惯于深思万物之理。

1952 年，王启明远走他乡，考入复旦大学物理
系。毕业时，他在著名固体物理学家方俊鑫指导
下，完成题为《半导体 cds光敏材料的气相生长》的
毕业论文，初涉半导体物理专业研究。
正因有此基础，王启明在毕业时被分配到成立

不久的中科院应用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工作。当
年，这被同学们视为一件极为荣幸的大事，纷纷投
来羡慕的眼光。
一生结缘半导体研究，王启明说他最大的乐

趣，就是看到自己从事或指导的工作取得了新突
破，有了新进展。
“但这种欢乐的时刻是短暂的。更多的时间，

都是在默默耕耘，苦苦思索。”王启明说，“苦中寻
乐或许是科研工作者的一种本能。”
谈及科学旅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时光，王

启明说那无疑是半导体所 1960年正式成立最初的
5 年光阴，政治运动较少，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学习
钻研。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提出的口号和要
求，至今烙印在王启明头脑中：对科研工作要“三
敢三严”，科研人员要做到“安专迷”，确保 5/6 时
间用于科研……
那 5年，王启明完成了从一个学生到专业研究

人员的成长和蜕变，形成了影响其一生的行为准
则和科研素质。
“中关村大楼里彻夜灯火辉煌。”王启明的这

句话并非在描述如今繁华的都市之景，而是在怀
念半个世纪前，地处中关村的研究院所中大家挑
灯夜战的昂扬斗志。
某些精神力量，一旦在年轻时深入骨髓便会伴

其一生。不难理解，当记者问起王启明现在每天的
工作安排时，眼前这位年近八旬的清瘦老人会爽
朗笑答：“我觉得自己还是中年骨干！”

半导体研究以物理学为理论基础，
以材料研究为根基，以器件研制为应用
目标，最终却隐身于庞大的系统集成之
中被推向市场。

这一链条，几乎是所有应用基础研
究的共有属性。作为中科院半导体所几
十年发展历程的亲身见证者，王启明在
半导体研究中的经历和思考，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启示？
《中国科学报》：您的半导体研究之

路是从材料测试开始的。您曾将材料研
究比作一种“垫底”的工作，这如何理解？

王启明：通常认为，半导体研究中
物理学是基础。可是在我的观念里，材
料和工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没
有材料就是“无米之炊”，突破工艺手段
才能做成器件。

可是，具有“显示度”的工作都往往
只能在系统应用层面才能呈现出来，于
是材料和工艺就成了“垫底”的工作。

要知道，科学研究做到系统应用的
时候，就已经是开花结果了。然而开花
结果必有树，上面的青枝绿叶就是器
件，这些大家都看得见。再仔细想想，这
棵参天大树如何能长成呢？因为它的根
深埋地下。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研究工
作，就好比这参天大树的根须，你看不
到，但不可没有。
《中国科学报》：您在担任半导体所

所长期间，是否必须要考虑研究项目的
“显示度”问题？

王启明：1956年，我国制定“国家科
技发展远景规划”时，作为国家当时采
取的紧急措施，提出在计算机、自动化、
电子学和半导体四大前沿高技术领域
新建四个研究所。

可以说，半导体研究所是其中基础
性地位最强的一个，因为一个国家的半
导体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电子学系统、
计算机、通信和自动化所能达到的高
度。

作为所长，确实需要做一些对研究
所的发展有“显示度”的工作，但我认为
这些工作必须是不可替代的，不能满足
于一窝蜂，赶潮流。不可替代性，就是要
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就如前面所讲的，如果说系统应用
是果实，器件是枝叶，那么材料工作就
是“根基”。它在地下不为人察觉，但是
没有它，何来花果？要知道，先进的设备
研制也是建立在先进材料基础之上的。

回想一下，我们“两弹一星”的成功
有赖于很多因素，但特殊材料工程的突
破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既要有显示度，又不

能跟潮流。您担任所长时，对半导体所的
研究方向作了怎样的布局？

王启明：我 1985年出任半导体所所
长，第二年，在中央战略部署下，为了加
快我国集成电路的发展，从半导体所调
出了三个相关研究室，组建成立中科院
微电子中心。

这对当时半导体所的影响非常之
大，因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始终是支撑这
个研究所生存发展的“脊梁骨”。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以材料为
先导，物理为基础，器件为突破口”的综
合性研究方向。没有材料的先导性研究，
物理工作便无的放矢，器件也就无米下
锅；物理工作自然也包含测试分析和基
础理论，没有它，对材料的生长质量就难
以判明优劣，从而对创新的研究缺少物
理指导，如同瞎子摸鱼；创新器件的研究
更需要以模拟先行，用最合理的工艺研
制最优化的结构，得到最优异的性能。
《中国科学报》：您在回顾过去的工

作时，对“863”计划中建成的光电子器件
工艺中心未能取得很大成功留有遗憾。
遗憾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启明：这种遗憾也许是历史的必
然。建立这个中心是在上世纪 80年代，
当时投入了将近一亿元人民币，设备的
维修运行费等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毕
竟当时国内各方面条件都还比较欠缺，
领域内设备的更新速度也非常之快，随
着时间推移，原有的很多设备也就慢慢
过时了。

另外一方面，也有团队固守于既定
的设备运转，而没有充分利用设备使其
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识，团队人员也缺乏
相关训练。中心没能把握形势及时转变，
也是后来没有太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中国科学报》：从一个国家的科技

创新体系来看，应用基础研究处于怎样
的地位？

王启明：应该说，应用基础研究是至
关重要的。认真来讲，美国的基础研究并
非最先进的，同样非常先进的还有西欧，
但美国的应用基础研究非常发达，有极
高的交叉度。我在美国，似乎没有感觉到
有“专业不对口”之说，大家都能在最基
本的知识能力基础上深入拓展。

以半导体激光器为例，我一直很想
写一篇探讨性文章，讨论为什么从它被
发明时的同质扩散结发展到今天的异质
结构量子阱，中间经历了很多阶段，但其
中没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我
们长期处于跟踪状态，原始创新的生动
局面始终没有打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天大树必有根
姻本报记者郝俊

王启明的接力赛
姻本报记者郝俊

“中关村大楼里彻夜灯火辉煌。”王启明的这句话并非在描述如今繁华的都市之景，而是在怀念半个世纪前，地处中
关村的研究院所中大家挑灯夜战的昂扬斗志。

记者手记

行事认真，为人低调，这是与王启明熟识之
人对他的一致评价。的确，在与王启明的短暂接
触中，他的这一特质让记者感同身受。

采访前，记者事先发去采访提纲，好让老人
家有所准备。第二天如约见面，刚一落座，王启明
便拿出一份装订齐整的“回答提纲”交到记者手
中。

更不曾料想到，这份长达六页的回答文字，
是他花去一个早晨时间，亲手一笔一画写就，而
非用键盘敲击所得。王启明自小近视，为保护视
力，他多年坚持用纸笔写作，很少面对电脑屏幕。
“我看到你们写的其他科学家，很受感动。但

想想自己，总觉得这一路平平淡淡，似乎没有太

多可说的。”王启明说这并非谦虚，而是自己内心
的真实想法。

然而，正是这位一生奉行“贡献在前，名誉在
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老科学家，为中国半
导体和光电子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贡献
卓著，做出了众多奠基性的工作。
“不能说是我做出奠基性工作。”王启明在他

的“回答提纲”中想要纠正记者的看法，“只能说
我参与的科研和组织提出的工作，对我国相关事
业的发展有奠基性的贡献。”

王启明将自己定位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
自己的事业皆因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要淡泊
名利，永远“不要自己去评价自己”。 （郝俊）

低调的“老科技工作者”

王启明习惯于骑着他的小自行车，穿梭往来在住所与办公室之间。


